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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伟益（毛南族）

□唐国权

探访春天（外一首）

老井

大门打开，三间老旧的瓦房
一座干净的庭院，被春风七彩的篆笔
刻入我的眼底。而几朵正当盛年的桃花
姹紫嫣红地开到了乡村隐秘生活的内涵以外

“欢迎煤矿诗人莅临寒舍……”。女诗友张开
朝霞的怀抱，用芳香四溢的词语表达致谢
刚试探着往前迈上一步
却感到了脚底清晰的痛。院内几块垫路的煤矸石
这切入到乡村柔软肌肤内的煤矿坚硬部分
正整齐地把尖利的锐角挪向头顶

不由自主地退了一步
身后辽阔的乡野依旧是一本
严丝合缝的大书。远方煤矿井架之上的天轮
像一只不知疲倦的手指
还在试图掀开草尖和树梢的封页

地球仪
退休以后，他喜欢上了地球仪
喜欢给撒哈拉沙漠洒水
把南极和北极放在暖气片上加热
用冰块敷在赤道的位置上
太平洋太荒凉、苦涩，少岛屿
需要在表面贴上些大块的冰糖
非洲那块的饥民太多
每天都要撒一些精米细面
中东的硝烟太浓，得天天用大马力的
电风扇对着吹
更多的时候这个老矿工还是掂着
一只手镐，紧盯球体上煤炭储量最丰富的地区
考虑着如何钻进去
进行深部开采
他想把研究终生的技艺再拾起来

树·鸟
蒋纯槐

一棵 两棵 三棵一模一样的树
一只 两只 三只一模一样的鸟
树是鸟的驿站
鸟是树的翅膀
或单或双或三
三只鸟在树上说了很多话
或听或看或思
三棵树没说一句话

我是第四棵树
闭上眼
又一只鸟已经飞来

三月三，快乐如风

陈贵根

喜欢三月三，不像春节
是个长长的码头，疲惫的脚印密如链条
不像清明雨纷纷扬扬
草木的头颅，重如石碑

三月三，快乐如风。它
没有规矩，没有节制，没有忌讳
甚至没有指向

没有指向，欢乐就是指向
心就是方向
而此时，八桂大地阳光鲜嫩
春花烂漫
春水游鱼飞鸟活泼，可亲可爱
山歌正在发芽
芦笙正在吹响
你，只需如风出发

可以去北海，去大江埠品疍家文化
看独具特色的疍家人水上婚嫁
可以去阳朔，走西街
看五彩的绣球，传递吉祥喜悦
看漓江渔火，竹筏游龙
大榕树下阿牛和三姐甜蜜对歌
可以去马岭，喝拦路酒，拉着阿哥阿妹
跳竹杆舞，听侗族大歌
可以登龙脊，在寨子和梯田间游走
与壮瑶苗侗汉各民族
共享节日的狂欢

三月三，快乐如风
吹拂每寸土地，不留空白
三月三，随风出发
与江山相约，与快乐相约

我的老家在桂西北的一个山旮旯里，
四面高山耸立，山上长满了密集的树木，

郁郁葱葱。地形呈椭圆形，山
山

弄底部平

坦，像一块精致的小平原。4 个小村落，
分别集结在山

山

弄四周的山脚，错落有致。
老家不大也不小，约有 60 来户人家。老
家有一个挺文艺的名字，叫内陆屯，是村
委会的所在地。人们都戏称“内陆”是村
委的“行政首府”。

老家之于我，可以用刻骨铭心来形
容。虽然我现在已经步入花甲之年，但小
时候的那些人和事，依然时时刻刻浮现在
我的脑海里，仿佛就在昨天，让我一生难以
忘怀。

今年春节，我带着儿孙一家老少回老
家过大年。家乡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都
让我心跳加速，激动不已。熟悉的老家年
味，让我重新回到了童年的时光。

有一天，我到院子外的球场上溜达。
不承想，却在球场边意外地遇见了我小时
候非常仰慕的一个人——“算盘王”。

“大叔，新年好！”我惊喜地走上前去，
热情地招呼道。

“新年好！”“算盘王”挺着笔直的身子，
爽朗应道。

“算盘王”是我家远房亲戚，至于他的
名字，估计连他自己都快忘了。虽说老爷
子今年八十有三，但硬朗得像棵百年老松
树，下地干活比年轻人还利索。村里老人
都说他这精神头，去当个舞龙队的龙头都
没问题。

打我记事起，“算盘王”的名号就响
当当的。那时候他是生产队的一名会
计，算盘珠子拨拉得比机关枪还快，结果
比收音机里的天气预报还要准。久而久
之，这绰号就这么传开了。别看他只读
过高小，算起账来连财会专业的毕业生
都得竖起大拇指。

生产队的仓库就在我家斜对面，走几
分钟的路就到了。仓库里头摆着两张办公
桌，有一张是会计的，另一张是保管员兼出
纳的。“算盘王”是会计，就坐在右边的那张
办公桌，桌上躺着一副黑得发亮的算盘。
我有事没事就往仓库里跑，一是去那儿找
凉快，二是去看“算盘王”打算盘算账。只
见“算盘王”端坐在办公桌前，左手翻账本，
右手在算盘上跳着踢踏舞，嘴唇微颤，仿佛
在默诵某种古老的咒语。“噼里啪啦”的声
音像在唱一首歌，叫我听得入神，连口水滴
到地上都没察觉。

看着“算盘王”算盘打得如此出色，我

心里油然生出了一股羡慕和敬仰之意。
有一回，我正看着“算盘王”打算盘，突

然心血来潮，扯着他的衣袖问：“大叔，你这
算盘是用手打的，怎么嘴唇还跟着跳舞
呢？”他神秘兮兮地眨眨眼，笑着没有回答。

记得1975年夏季的一天，我们所在的
公社举行打算盘比赛，要求每个生产大队
派 3 名高手参加。经过层层海选，“算盘
王”和其他生产队的另外两位会计组成代
表队出征。比赛那天，公社的大礼堂内人
山人海，大家都想亲眼目睹这场精彩的比
赛。轮到“算盘王”上场时，全场瞬间安静
得能听见蚂蚁打喷嚏。只见他气定神闲地
往台上一坐，目光如炬，手指灵活地在算盘
上跳起踢踏舞，珠子翻飞间仿佛金色光芒
四射。大家惊呆了，会场一片寂静。当“算
盘王”微笑着起身谢幕时，雷霆般的掌声差
点把屋顶掀翻。毫无悬念，“算盘王”捧回
了冠军奖杯。从此，“算盘王”的大名在方
圆百里传开，成了当时的红人，比当时的电
影《智取威虎山》还要火。

转眼到我 12岁那年，母亲去世，我成
了一名孤儿。“算盘王”见我可怜，隔三差五
就塞给我一些水果糖、大黄饼。那时候这
些零食堪比现在的进口巧克力还珍贵，是
难得的奢侈品，每次我都像防贼似的把糖
紧攥在手心，生怕被别人抢走。有次“算盘
王”神秘兮兮地把我叫到仓库，掏出两块圆
滚滚的大黄饼：“听说你考了全校第一，这
是大叔给的奖金！”望着“算盘王”慈祥的眼
睛，我激动得差点把饼子抖落到地板上。

记得在老家附属中学读初二的时候，
我莫名其妙地生了一场大病。身子忽冷忽
热，浑身软绵绵的，非常难受。没钱看医
生，我只好一个人孤苦伶仃地躺在堂屋前
的地板上苦苦撑着。地板上的那张冰凉的
破席子，承载着我全部的病痛。突然，一阵
头晕目眩，房屋上的瓦片也跟着慢慢转动
起来，我仿佛置身于深幽莫测的半空中，上
不着天下不着地。我不禁一阵恐慌，心想，
今天是不是我生命的终结之日？

这时，一阵急促的脚步声从院子里传
来。我吃力地睁开眼皮，只见门口闪进一
个熟悉的身影。我定睛一看，原来是生产
队的会计“算盘王”大叔。

只见“算盘王”大叔小心翼翼地端着一
只灰色的大型陶瓷碗，碗里冒出一股腾腾
热气。

“阿仔，起来喝一口姜汤，去去身上的
寒气。”大叔走到我身边，一边将我扶坐起
来，一边温和地说。

我没有说话，一口气将那碗姜汤喝个
见底，浓浓的草药味沁入心底。见我喝完
姜汤，“算盘王”大叔又小声问道：“感觉好
点吗？”

我点点头，弱弱地答道：“身子暖和好
多了。谢谢大叔！”

“别说客气话。好好休息一下，等病好
了就去学校啊！”

“大叔，你看我这身体，还能到学校读
书吗？”我喘着粗气问。

“别说傻话，生个小病就这么悲观，不
行啊！挫折是暂时的，只要你坚持，总会有
出头的日子。”“算盘王”大叔说完就离开
了。我望着他的背影，眼眶湿润了。

喝下了大叔的姜汤，我觉得身体舒服
了很多，深深地睡了一大觉。第二天，我的
病竟奇迹般地好转了。在去学校上课之
前，我先跑到仓库里向“算盘王”打了一声
招呼，谢谢他那碗不只有姜片的救命姜汤。

几个月之后，我终于考上了公社高
中，成为村里为数不多的高中生。这当然
是后话。

小时候，我好奇心很重，一直纳闷“算
盘王”的算盘为何打得这么溜，总想着找机
会问个究竟。有一天，我终于逮着了机会，
拉着他的手，问：“大叔，你算盘怎么打得这
么好？”他听了我的话，伸出手摸着我的脑
袋说：“等你以后长大了，就自然知道其中
的缘由啦！”当时我似懂非懂地点点头。

后来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算盘
王”卸下了会计的担子，那副陪伴他十几
年的算盘也被挂在墙上，成了他家的“镇
宅之宝”。

记得有次我回老家吃喜酒，到“算盘
王”家拜访，突然看见那副算盘依然挂在老
屋墙上，上面落满了灰。就忍不住问道：

“大叔，你这手艺失传了多可惜啊！”他笑着
摆摆手：“现在社会发展了，手机都能当计
算器使用，谁还在用这老玩意？”这话让我
心里骤然涌上了一股失落感，但又觉得话
说得非常有道理。

如今每次想起“算盘王”，眼前总会浮
现出他手指翻飞的模样。那个算盘不仅是
他的吃饭家伙，更是一个时代的见证。虽
然现在科技发达了，但有些老手艺、老情
怀，就像陈年老酒，越品越香。

“阿仔，我先回家了。找个时间到家里
坐坐呀！”“算盘王”大叔的叫声将我从回忆
中惊醒。我连忙应道：“好的，谢谢您！”

望着大叔离开的背影，我心里默默在
想，好人永远健康长寿！

我与“算盘王”的岁月

值此“三月三”来临之际，应文友之邀，
我踏上旅程，前往上思县专访“山歌王”岳
建霄。

汽车沿着思防高速公路疾驰，一座座
桥梁、一个个隧道从眼前掠过，沿途风光如
诗如画，令人心旷神怡。转眼间，便抵达了
上思县城。

汽车停在一座高楼前，门口早已排成
两列的歌手身着盛装，唱着山歌欢迎我们
的到来。那歌声如春江水般此起彼伏，气
氛热烈非凡。此时，一位英俊潇洒的长者，
带着满脸的笑容，唱着山歌向我们走来，他
那稳健的步伐和翩翩的风度，分明就是“山
歌王”岳建霄。虽已年逾古稀，但他身姿依
旧挺拔，举手投足间尽显歌王风范。

热情好客的“山歌王”笑意盈盈地将我
们迎进屋内，谦逊地说：“这里就是我家。”
随即，他的徒弟们又分成两行，唱起了悠扬
的山歌“虽蕾”。

“虽蕾”是上思人民钟爱的一种民间歌
唱形式，源远流长，早在清康熙年间的《上
思州志》中便有记载。2008 年，上思“虽
蕾”被列入第二批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我们一边聆听山歌，一边欣赏屋内的
布景，站在一旁的“山歌王”热情地向我们

逐一介绍，我们一边观看，一边聆听，心中
充满了敬意。

岳建霄自幼酷爱唱山歌，13岁便能自
演，并能与当地前辈歌手对歌。1988年，
他进入上思县文化馆工作，负责组织创作
和挖掘整理民间歌谣。30年来，他创作山
歌近千首，与人合编山歌集四本。1987年
被授予“广西民间歌手”称号。2009年至
2012年连续四次参加广西山歌大赛，四次
荣获“广西十大山歌手”称号。2018年荣
获广西退休干部庆祝广西壮族自治区成立
六十周年暨自治区第六届“多彩金秋”文化
活动山歌擂台赛“歌王”称号，并带领团队
斩获集体二等奖，同年获中央代表团赠送
金牌一枚。岳建霄自幼沐浴在十万大山的
山歌文化中，视唱山歌为人生一大乐事。
小时候每逢附近村屯举办“窝坡”（赶歌
圩），他都会恳求大人带他去参加，尽管当
时他对歌词的含义不甚明了，但那美妙的
旋律已足以让他沉醉其中。他放学后的第
一件事就是去山上放牛，一边放牛一边唱
山歌，那时的大山、牛儿和大树就是他的听
众。他回忆道：“我10岁时，就喜欢跟随村
里的老歌手走村串户唱山歌，白天做农活、
读书，晚上去唱歌。”提及儿时的音乐记忆，
他总是满怀甜蜜。

岳建霄演唱风格既豪放又细腻，行腔
优美，充满了乡土气息。他的代表作如《种
田郎》《七月山歌如蜜甜》等，既保留了传统
山歌的韵律，又融入了现代生活元素，具有

“天籁般的纯真与自然感染力”。他以“现
编现唱、开口成歌”的即兴创作能力闻名，
达到了“情景交融”的艺术境界，成为防城
港市山歌表演的典范。

岳建霄不仅是山歌的传唱者，更是非
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推动者。退休后，他
自办山歌培训班，传授技艺 20 余载。培
养了岳永青、岳素梅、卢虹杉、李忠健等一
大批优秀学生，他们都在全国、广西声乐
大赛中多次获奖。他还常年深入学校、军
营开展教学，年授课 30余场，为山歌传承
注入新的血液。他始终将山歌与社会需
求紧密结合，展现了艺术家的社会责任
感，以歌为媒，服务时代。例如，为消防宣
传、反腐倡廉等编创山歌，使传统艺术成
为社会教育的载体。担任消防宣传公益
使者，创作《传唱防火山歌，牢记消防常
识》等作品，将消防安全知识融入山歌旋
律，提升群众安全意识。通过融媒体传
播，他的山歌成为凝聚民心、铸牢中华民
族共同体意识的文化力量。

岳建霄既是技艺精湛的“山歌王”，又
是文化传承的“守夜人”和时代精神的“传
声筒”。他以山歌为纽带，连接了传统与现
代、艺术与生活，为非遗的活态传承提供了
典范。正如他所言：“我能活多少岁，就唱
到多少岁。”他以歌为乐，创作山歌，收集山
歌。这种对山歌的赤诚与坚守，正是民族
文化生生不息的源泉。

访“山歌王”岳建霄


